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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坛

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十一月？！

寒衣节，你应该知道的三个传说

烽火通辽城（191）
文/周德军

晚唱
文/吴瑞

感 悟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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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时间太瘦，悄然间便从指间滑走，相遇在人海，聚散重逢在
千里之外，鸿雁归来的季节，旧日景色又噙湿在我忧伤的眼眸里，望
着与你牵手走过的小路、草地，那曾经留下的脚印仿佛依稀可见……

走过的每一段经历，如一份陈酿的记忆，尘封在发黄的底片里，
想去翻阅却又犹豫，也许是太过沉重，也许害怕翻阅的代价太大，思
念的承载太痛。

伫立在梦里，凝眸远望，依稀的河边、飘零的落叶，埋葬着我暮色
的凄梦，被沧桑的马头琴拉得弯弯曲曲的霍林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我
无奈的思绪。

绵绵的细雨下得如此凄冷，轻抚记忆的脸，在那年的日记里我似
乎闻到了你独特的气息。默默地走在雨里，无边的雨雾依旧交织着
你的影子，寂静的伞下却再也笼不住你淡去的音容，远去的背影任我
千百次地凝望，终于，还是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里，那忧伤的思绪拉
不回幸福的距离，是否你还记得那个送别的雨季。

观音山下，是谁牵起了我的手，说要携手一起等待岁月的荒老，
曾经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而我却失去了追寻你的方向，只留下自己
傻傻的在原地等待着海枯、石烂。

静湖岸边，是谁伴我相依，说要与我十指相扣，一起慢慢变老，如
今湖面依旧人依旧，而昨日的誓言却早已被一阵清风吹散，只留下昨
日的人在努力寻找着昨日的画面。

曾经在辉特淖尔一起倾听悠悠的蒙古长调；曾经一起在九曲湾
足戏波涟；曾经一起卧于树荫下同掬落叶；曾经一起相偎相依，望穿
明月，透视星光闪闪。忘不了草地追逐彩蝶舞，山坡采颉山丹花，小
河挽袖摸泥鳅，相拥静卧望云飘，和煦的晚风吹动你飘逸的长发，伴
着野花、绿草的清香，留下笑声串串。

而今，一切的一切好像遥远的如同前世，当一滴泪穿越时空、
穿过四季落下的时候，是否所有的风景都将会沉默，倾听滴落在
心底的声音。思容颜憔悴人亦老，念红尘依旧情牵心，日孤夜醉

不相忘，点点相思沉淀，春来秋去，花开花落，在
梦的彼岸，就让那时间慢慢的走，停在想你的时
刻……

（接上期）
“落井下石？”刘金正冷冷一笑，讥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

民主吗？徐县长今天既然来参加了城防会议，我们大家就有权发表
自己的看法，现在我把我的意见说出来了，这有什么不对？这怎么就
成了落井下石了呢？再说了，你们共产党手里的那几杆破枪都在这
明摆着嘛，怎么去跟兵强马壮的国民党正规军和金宝的队伍抗衡？
这不是事实吗？夏副主任，别忘了，现在是用枪杆子说话的时代，既
然你们共产党没有实力，就是不能主持通辽的工作嘛，这有什么可说
的？”

徐永清一字一顿地问刘金正：“那今天县政府要是不走你说的这
两条路呢？”

徐永清话音未落，刘金正啪地将手枪拍到桌子上，恶狠狠地说：
“徐永清，你他妈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老子灭了……”还没等刘
金正把话说完，早已怒不可遏的徐永清掏出手枪，照着刘金正抬手啪
地就是一枪，刘金正本能地侧身一躲，只听哎哟一声，子弹打在了他
身后的刘殿阁胳膊上，鲜血立刻顺着刘殿阁的袖筒子流了下来。

枪声一响，屋子里顿时大乱。那些穿着长袍马褂的士绅们纷纷
躲避，杨桦和夏耕晨两人也拔出手枪，几乎与此同时，刘金正和他的
手下们全都拔出了枪，双方几乎是同时将枪口指向了对方。屋子里
的空气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张家榘
说话的声音：“是谁在打枪？哪里来的枪声？”话音未落，张家榘走了
进来。他一看眼前的这个场面，便冲着刘金正的人把眼一瞪，说：“干
嘛？干嘛？你们这是在干嘛？怎么能把枪对着徐县长和杨书记呢？
把枪放下，都放下。”

当人们把枪都放下以后，张家榘坐了下来，说：“有什么话不能好
好说呢？干嘛要舞刀弄枪的？说说，咋回事？”

刘金正用手一指刘殿阁，说：“你看看。”
张家榘转头看到了刘殿阁那流着血的胳膊，十分惊讶地说：“呀，

流血啦。这是咋回事啊？”
徐永清两眼盯着张家榘，问道：“张队长，你不在会场保卫，怎么

会来到这里？”
“这……”张家榘支吾着道：“我，我也是刚接到通知来开会的。”
“你也接到了通知？接谁的通知？”
张家榘没有正面回答，他转回头冲刘金正的人说道：“散了吧，大

家都散了吧”
借此机会，刘金正带着他的手下出去了。几分钟以后，徐永清等

人也离开了刘府。
回到保安总队，杨桦说：“老徐，现在看来，刘金正和张家榘的反

革命真面目已经暴露无疑了。”
夏耕晨说：“杨书记，徐县长，他们这完全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

的篡夺民主政府领导权的阴谋事件。”
徐永清点了点头，说：“是的，现在看来，通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了。为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我提议，立即逮捕刘金正和刘殿阁。”
杨桦说：“我同意。但是，现在刘金正的势力比我们要大得多，

除了他那些看家护院的手下以外，保安总队里也有几名中队长是他
的人。

夏耕晨说：“是啊。因为我们来的时间短，专员公署干部又缺，还
都没有来得及甄别撤换。”

徐永清想了想，说：“这么办，老杨，耕晨，你俩辛苦一下，立刻动身，
去专员公署汇报这里的情况，请求增派部队，加强通辽的城防力量。”

杨桦说：“好吧。我们现在马上走。”
见徐永清点头同意，杨桦朝外面喊道：“黄科长。”
黄溯金从外面进来。

“马上备车。”
“是。”
县委办公室。
徐永清面对黄溯金、肖汉良、郑也同和巴特等人表情严肃地说：

“同志们，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下，目前，通辽的
形势很严峻，国共谈判刚刚结束，《双十协定》油墨未干，蒋介石集
团就单方撕毁协定，下令全面进攻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为此，我们
西满军区的大部分主力马上就要南下，去前方保卫我解放区。而我
们辽源公署辖区能够留守的兵力是十分有限的。据有关情报分析，
国民党在通辽近期内将会有大的动作。所以，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
惕性。同志们，通辽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守护
它，保卫它。”

黄溯金说：“现在我有一种感觉，总觉得这两天要出事。”
肖汉良问：“有什么情况吗？”
黄溯金说：“情况谈不上。就是这些天张家榘频繁地把几个中队

长分别叫到他的办公室，关起门在里面嘀嘀咕咕的，我觉得这里面有
问题。”

巴特说：“会有啥问题嘛，张主任是个老革命了，他是政治队长，
找人谈话，做做思想工作也是正常的嘛。”

黄溯金摇着头说：“不对劲儿。闵效山和鲁金
城、樊久瑜这些人，从他那屋出来，见到我都躲躲
闪闪的。” （待续）

几场秋雨过后，打工人还没能闲下来，满树的桂
花就已经开了又落，恰如诗经中所描绘的那般：“十
月木叶皆陨落也”（注：此处的十月指农历十月，下文
亦如是）。在这个“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季节，只有金
灿灿的稻穗还在迎风摇摆

仿佛来说：“来呀来呀，来收了我呀！”
对于农民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了一整年，

为的就是这一个月的丰收，麻、黍、稷、麦、豆……“五
谷”们拿着爱的号码牌排队等候着被打包，这么多的
货物囤到哪里成了一个大问题。莫慌，莫慌，机智的
种田人早在上个月就修好了谷场并且打扫得干干净
净，只为迎接一车又一车的庄稼进仓。

接下来的这一个月西北风吹得正劲，一如曹孟德
在《冬十月》中所说：“孟冬十月，西北风彷徨。”农历十
月也被称为“阳月”，以此命名是取了一些阴阳平衡之
意的。每当这时人们就会趁机在门外，焚烧用五色彩
帛作成的冠带衣履祭奠先人，这个活动叫做“送寒衣”。

除了孟冬，农历十月还叫做冬飞、开冬……因为
每年这个时候气温已经明显低了很多，这是冬天来临
的前兆，于是怕冷的古人就不再参加户外那些抛头露
面的娱乐活动，转而躲在薰着暖炉的屋子里，与同好

一起赏玩古器、字画、彝鼎……还
有人会找画师给自己画像，像极
了现代人去拍冬日写真的模样。

和男子严肃“无聊“的室内活动比起来，女子的
雅玩聚会是更加轻松好玩的，比如和姐妹分享新淘
来的宝贝，再“炫耀“一波刚收来的名画。看到这里
小编心想：这种乐趣今人也能复刻——约上三五好
友去博物馆看展览不就有内味儿了？她们聚在一起
或是弹一首新学的曲子，或是对坐下棋，或是缝织冬
衣，或是交流刺绣针法。冬天的日子就这样被她们
玩儿得明明白白。

上个月的银杏叶已经有些褪绿变黄的趋势了，
到了这个月不少地区应该都能看到一树金黄的美
景，黄叶纷纷飘落的美景背后，一种冬日美食也在悄
悄酝酿。树上的银杏果成熟后，古人们便会将其摘
去泡茶、烘烤、煮粥，也有人会把银杏的叶与果实入
药，然后一整个“大润肺”“平秋燥”的目的就达到了。

本月茨菇（也称“慈菇”）也将迎来收获，许多诗
人都曾写过这种萌萌的植物：

岸蓼疏红水荇青，茨菰花白小如萍。
——明 杨士奇《发淮安》

树暗小巢藏巧妇，渠荒新叶长慈姑。
——唐·白居易《履道池上作》

它是一种天然蔬菜也可以人工种植，富含蛋白
质和多种维生素也有润肺止咳的功效。不仅可以煮
着吃、炒着吃还能切片烤着吃。立冬前后正是吃冬
笋的好时机，冬笋被誉为“金衣白玉，蔬中一绝”。
我国食笋的历史悠久，早在《诗经》中就有“其蔌维
何，维笋及蒲”的记载。今年的立冬赶在了 11月 7
日，《月令七十二侯集解》称：“立，建始也。冬，终也，
万物收藏也。”作为冬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冬有三候：
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
蜃”，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字：冷！

在明代诗人王稚登的眼里，立冬是“秋风吹尽旧
庭柯”的萧瑟和“一点禅灯半轮月”的冷寂，但在古代
作为“四时八节”之一的立冬可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百姓们会进行“拜冬”“贺冬”举办祭祖、饮宴、卜岁等

活动。他们用时令佳品祭祀祖先，尽为人子孙的义
务和责任，向神灵祷告祈求来岁的丰年，宋人还会穿
上新衣走街串巷，就像逢年过节那样庆贺往来。

汉魏时期的天子还会在立冬当天亲率群臣出郊
举行“迎冬之礼”——赐群臣冬衣，并表彰、抚恤为国
捐躯的烈士及其家属，以此鼓励民众御敌卫国。他
们还会兴师动众地进行“大阅兵”，在天子的命令和
监督下将帅要对部队进行集中训练

针对射箭、驾车和徒手搏斗等重要作战技能进
行考核和检阅。比如明朝时期，明太祖曾数次在校
场或午门外“阅武”，明成祖也效仿他不定时地“随地
阅武”。立冬时节还有这样的谚语：“立冬补冬，补嘴
空”意思就是进入冬天得吃点好的，存够了脂肪和热
量才能抵抗得了严寒，杀鸡宰鱼、炖牛煮羊，怎么滋
补怎么来。这时候南北差异就体现出来了，南方多
以肉食为补，北方呢？那必然还是饺子。且不说饺
子的谐音“交子”意味着秋冬之交，单看它酷似耳朵
的外形，多吃两口热乎的交子，保你耳朵能躲过北风
的“摧残”。民间有这样一句劝酒令：“饺子就酒，越
喝越有”。入了冬不仅要吃饺子还得喝上两口小酒

这时节，南方有些地区就会把刚收获的谷物拿
出一部分来酿酒，此为“冬酿”，鲁迅先生钟爱的绍兴
黄酒就是在立冬到第二年立春这段时间酿制的。

农历十月十五日是民间的传统节日“下元节”，
今年赶在了公历的 11月 8日，下元节又称“消灾日”

“下元水官节”。相传这天是“水官大帝”禹的生日，
人们准备香烛祭品拜祀他，禹便会下凡为民化解厄
运。下元节后不久就是“小雪”

《群芳谱》曰：“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
雪未大也。”就是说“小雪”未必真的是指下雪天，而
是反映在这个节气到来时寒流活跃、降水渐增。

今年的小雪是在11月22日，如果能在十一月的
尾声迎来一场初雪，那来年必定是个丰收年。

（来源：阅读公社）
文 化

大碗酒、大
块肉，似乎成了
水浒好汉们的标
配。然而，《水浒
传》里的好汉是
否需要吃蔬菜水
果呢？答案是肯
定的。

《水浒传》里
出现的水果有很
多，比如桃、杏、
梅、李、枇杷、山
枣 、柿 栗 、葡 萄

等。当然，还有一带而过的酒肉果品、菜蔬果品等
等，这些“果”，只能算作是《水浒传》里的“龙套”水
果。有一样水果在《水浒传》里头的戏份特别重要，
那就是梨。

梨可以是形容词。比如，头上绾个“鹅梨角
儿”。鹅梨，是梨的一种，也叫作鸭梨，皮薄多浆，香
味浓郁。所谓“鹅梨角儿”，就是一种顶端似梨柄，下
部似梨身的发髻。在古代，这种发型还挺流行。

第四十回，戴宗传梁山假书
信，被黄文炳与蔡九知府识破，要
和宋江一同被处斩。众人便特意

用胶水将二人头发刷了一下，绾个鹅梨角儿，然后押
赴刑场。

《水浒传》里正儿八经的梨，出现在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里。在这一回
中，有个十四五岁卖雪梨的郓哥。郓哥姓乔，因是其
父在郓州当兵时养的，所以就取名叫作郓哥。

郓哥家只有一个卧床的老爹，后来一家搬到了
阳谷县，他平时就是靠着在阳谷县的各大酒肆门口
卖些时新果品谋生。而阳谷县里的西门庆是经常光
顾郓哥生意的大买主。

话说这日西门庆与潘金莲正在王婆店中，郓哥
手头正有新进的雪梨，正待要去找西门庆，让他买自
己的雪梨。到了王婆的店门口，王婆却把郓哥堵住
了，还狠狠揍了他一顿。郓哥被打到了大街上，装雪
梨的篮子也被王婆丢了出去，只见那篮里的雪梨，四
分五落滚了开去。

那郓哥委屈，又打王婆不过，只好一边哭，一边
拾梨。后来，憋了一肚子气的郓哥向武大郎告状。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武大郎就按捺不住了，这才有了
之后的情节。后来武松归来，郓哥还帮武松当了人
证，于是，武松斗杀西门庆，替武大郎报了仇。

这就是梨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虽然不多，
却很重要，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物件。被摔坏
在地的雪梨，最终让郓哥下定决心向武大郎告密，直

接决定了故事的走向。
河北、山东等地是我国梨子的传统产区。早在

东汉末年，就出现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便是
山东曲阜人，而阳谷县也地处山东境内，梨的产量很
大。郓哥赖以挣钱养家的雪梨，在王婆眼中也许不
值什么钱，不然她不会随便一丢。郓哥在集市上卖
梨，是和武大郎一样的流动摊贩，走到哪卖到哪。

宋朝的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西方最繁华的城
市威尼斯人口不过十多万，而北宋十万人口以上的城
市有四十多个。《水浒传》里做小本买卖的小贩也很
多，西门庆就是做药材生意起家的。《清明上河图》所
绘制的东京开封府便出现了许多摆摊设点的小商贩。

郓哥卖的梨，是冬末春初的梨。话说武松帮知
县监押着礼物前往东京，正是冬雪初晴、又过了十数
日后。后面又交代“去时新春天气，回来三月初
头”。梨子通常是秋季开始上市的，也是冬季常见的
一种水果。北方的冬季多数都是比较干燥的，多吃
些雪梨，能补充水分。

宋朝时梨的品种已经相当丰富了。孟元老编著
的《东京梦华录》里就提到过许多品种的梨，除了鹅
梨，还有尖梨、甘棠梨、凤栖梨、镇府浊梨等，还有许
多梨的农副产品，如梨条、梨干、梨肉等等。宋代吴
自牧著的《梦粱录》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里
面还有陈公梨等水果。 （来源：阅读公社）

孟姜女千里送寒衣
和大多数传统节日一样，寒衣节也有古老的传

说。最出名的便是孟姜女千里送寒衣。
相传秦始皇建长城时，劳役繁重，青年男女范喜

良、孟姜女新婚三天，新郎就被迫出发修筑长城，不
久因饥寒劳累而死，尸骨被埋在长城墙下。孟姜女
身背寒衣，历尽艰辛，万里寻夫来到长城边，得到的
却是丈夫死亡的噩耗。她痛哭城下，三天三夜不止，
这段长城就此坍塌，露出范喜良尸骸，孟姜女安葬范
喜良后于绝望之中投海而亡。

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八百里长城的故
事广为流传。长城内外便将农历十月初一这天，称

作“寒衣节”。“十月初一烧寒衣”，
也早已成为北方凭吊已故亲人的
风俗。

蔡伦造纸和蔡莫烧纸
民间传说蔡伦刚发明出纸时，买卖很好。蔡伦的

嫂子慧娘就让丈夫蔡莫向蔡伦学习造纸。回来开了一
家造纸厂，但是卖不出去，于是，慧娘想了一个办法。

某天的半夜，慧娘假装因急病而死。蔡莫在她
的棺材前边烧纸边哭诉：“我跟弟弟学造纸，不用心，
造的纸质量太差了，竟把你气病了。我要把这纸烧
成灰，来解心头之恨。”

烧了一阵之后，只听见慧娘在棺材里喊：“把门
开开，我回来了。”这可把人们吓呆了，人们把棺材打
开，慧娘装腔作势地唱道：阳间钱能行四海，阴间纸
在做买卖。不是丈夫把纸烧，谁肯放我回家来？

在场的人们一听，便以为烧纸有很大的好处，都
向蔡莫买纸，烧给自己死去的亲人。慧娘“还阳”那
一天正是农历十月初一，因此，后人都在十月初一祭

祀祖先，上坟烧纸，以示对祖先的怀念。
朱元璋“授衣”传说
相传明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为了显示顺应天

时，在十月初一这天早朝，行“授衣”之礼，并把刚收
获的赤豆、糯米做成热羹赐给群臣尝新。

南京民谚说：“十月朝、穿棉袄，吃豆羹、御寒
冷。”“寒衣节”由此而来。人们还在加衣避寒的同
时，也将冬衣捎给远在外地戍边、经商、求学的游子，
以示牵挂和关怀。 （来源：阅读公社）

前天同了两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天忽下雨。
我们仓皇奔走，看见前方有一小庙，庙门口有三家
村，其中一家是开小茶店而带卖香烟的。我们趋之
如归。茶店虽小，茶也要一角钱一壶。但在这时
候，即使两角钱一壶，我们也不嫌贵了。

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
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
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
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
好处。然而，两个女孩子不解这种趣味，她们坐在
这小茶店里躲雨，只是怨天尤人，苦闷万状。我无
法把我所体验的境界为她们说明，也不愿使她们

“大人化”而体验我所感的趣味。
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除雨声外，这是我们

当时所闻的唯一的声音。拉的是《梅花三弄》，虽然
声音摸得不大正确，拍子还拉得不错。这好像是因
为顾客稀少，他坐在门口拉这曲胡琴来代替收音机
作广告的。可惜他拉了一会就罢，使我们所闻的只
是嘈杂而冗长的雨声。为了安慰两个女孩子，我就
去向茶博士借胡琴。“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
他很客气地把胡琴递给我。

我借了胡琴回茶店，两个女
孩很欢喜。“你会拉的？你会拉
的？”我就拉给她们看。手法虽

生，音阶还摸得准。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请我家邻近
的柴主人阿庆教过《梅花三弄》，又请对面弄内一个
裁缝司务大汉教过胡琴上的工尺。阿庆的教法很特
别，他只是拉《梅花三弄》给你听，却不教你工尺的曲
谱。他拉得很熟，但他不知工尺。我对他的拉奏望
洋兴叹，始终学他不来。后来知道大汉识字，就请教
他。他把小工调、正工调的音阶位置写了一张纸给
我，我的胡琴拉奏由此入门。现在所以能够摸出正
确的音阶者，一半由于以前略有摸小提琴的经验，一
半仍是根基于大汉的教授的。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
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
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
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
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
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
暖。我曾经吃过七八年音乐教师饭，曾经用钢琴伴
奏过混声四部合唱，曾经弹过贝多芬的奏鸣曲。但
是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

两部空黄包车拉过，被我们雇定了。我付了茶
钱，还了胡琴，辞别三家村的青年们，坐上车子。油
布遮盖我面前，看不见雨景。我回味刚才的经验，
觉得胡琴这种乐器很有意思。钢琴笨重如棺材，小
提琴要数十百元一具，制造虽精，世间有几人能够
享用呢？胡琴只要两三角钱一把，虽然音域没有小

提琴之广，也尽
够 演 奏 寻 常 小
曲 。 虽 然 音 色
不 比 小 提 琴 优
美，装配得法，
其 发 音 也 还 可
听 。 这 种 乐 器
在 我 国 民 间 很
流行，剃头店里
有之，裁缝店里
有之，江北船上
有之，三家村里
有 之 。 倘 能 多
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般流
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
广大得多呢。我离去三家村时，村里的青年们都送
我上车，表示惜别。我也觉得有些儿依依。（曾经搪
塞他们说：“下星期再来！”其实恐怕我此生不会再
到这三家村里去吃茶且拉胡琴了。）若没有胡琴的
因缘，三家村里的青年对于我这路人有何惜别之
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语
云：“乐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没有实证
过这句话，不料这天在这荒村中实证了。

（丰子恺）
悦 读

山中避雨

《水浒传》里的梨

杂 谈


